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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文夏令营中的说话

刚晓

开营仪说话

各位菩萨：

欢迎各位来参加梵文夏令营。

现在中国人对佛教，相对来说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都不陌生，不过，各位多是第一次来

杭州佛学院，我还是给各位介绍一下。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就从最先说起。

杭州佛学院的前身是武林佛学院，武林是杭州的旧称啰。当时是太虚大师让妙钦法师、演培

法师过来实施的，这是 1946年的事儿。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不过他

的一生，活着的时候，着实失败，左冲右突，可任何事情都没有干成：他的佛教改革失败了，这

是他自己也承认的；他在净慈寺做方丈，惹出了一场乱子，收不了场……他去世之后，倒是一面

很好的旗子，于是大家就承认他是一代大师，扯他的大旗来作虎皮了。现在所谓的“人间佛教”

旗号，还是打他的，来源于他那儿，可这哪里是他的“人生佛教”理念哟，现在这“人间佛教”

明明成了让人们高高兴兴地在生死中轮回，这给佛教不是顶牛了吗？佛教是让人解脱的，可这顶

牛的倒成了“佛教”～～好诡异的事儿。

妙钦法师呢，一个学期就跑了，主力就只剩下演培法师了。演培法师是一位了不得的高人，

很有名的。他一个人顶着，着实吃力，于是太虚法师就又让另一位弟子会觉法师过来。这都是太

虚法师武昌佛学院的学生。太虚法师的人格魅力是很吸引人的，弟子们还都尊从他的意见，他让

过来，会觉法师就过来了。太虚法师说，你来做院长，于是会觉法师就是院长了。草创期嘛，人

事制度随意了些，没有事儿的。

当时的老师，还有一位若瓢法师，他是一位画僧，在太虚法师当净慈寺方丈时候，他是知客，

太虚法师办佛学院，比较赶潮流，啥课都要开，科学、艺术等都要教，让若瓢法师也过来了。但

若瓢法师这个人呢，艺术家的气质太浓了，给人们心目中的僧人的形象格格不入，于是人们都说

他是一个坏和尚。

1947年一年，到 1948年，另一位重要的人物登场了，就是巨赞法师，他是 1931年在灵隐

寺依却非长老出家的，极有才华的一个人，他出家之后，后来不是抗日战争嘛～～巨赞法师就奔

走各地做抗日救亡活动。到 1948年他回到杭州，现在知道了，巨赞法师其实是地下党，回来是

为了解放杭州，但当时人们不知道啊。他回到灵隐寺，却非长老知道他的才干，就说你来做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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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院的院长吧，于是他就成了院长，巨赞法师本是杭州灵隐寺的，这就是强龙，会觉法师悄无

声息就不再是院长了，于是他就去上海静安寺佛学院了。

巨赞法师一共当了几个月的院长，就干了一件事儿，把武林佛学院给解散了。他知道杭州要

打仗的内情，别人又不知道，刚好趁着却非长老去世的当口，就解散了武林佛学院。现在我们书

上说巨赞法师创办武林佛学院，其实是他解散武林佛学院，他当了一下院长这倒是确实的。（后

注，根据又见到的资料，巨赞法师确实是创办人之一，以后当再修正。）

随后杭州佛教教育就断了档，这是解放后的社会现实嘛。咱们中天竺当时是改成了一个温度

表厂，在 1995年的时候，中天竺交给佛教协会管理了，佛教协会就物色管理者，最后是找到了

光泉法师，1997年他正式到中天竺来。因为光泉法师一直在佛学院，所以才到了中天竺，就想

办杭州佛学院，不过宗教局说刚开始嘛，先办培训班试一试，这就是“杭州僧伽进修班”，条件

也很简陋。

中天竺这个地方当时也没几个人，因为没人能住得住，说是闹鬼，有一位晚上在院子里散步

莫名其妙被打了，可边儿上根本没有人哪，谁打的？不知道啊。天亮后撩起衣服看，发现后背竟

然都被打青了，真是出了鬼了。年轻人火力旺，只能办学院招年轻人来住了，年轻人住着倒一点

儿事也没有。

到 2006年，国家宗教局终于把“杭州佛学院”给批下来了，这手续办得时间也确实长了些，

但好歹有个结果了。他们还给批了个特殊的专业——艺术，他们说文革后恢复佛教，第一步当然

是先把一些庙给重建建，把当时砸掉的佛像再塑塑，可是几十年下来，发现建的庙也不好，塑的

佛像也不好，就想培养些这方面的人才，而中国美院在这里，我们能够借用上他们的师资。也好。

我们现在艺术院已经毕业了一批了。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叫法云校区，原来这里有个村庄，叫法云村，法云是佛教中

菩萨的一地，挺好，我们也就这么叫了。

当初这后边儿还有一个苦庙，不是正规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但也有一些信众过来。这里后

来被百大集团拿过来搞旅游开发了，可真是奇了怪，他们坚持了八年时间，始终没有游客过来，

灵隐距离这儿只这么一千多米，但游客硬是没人过来，百大集团实在撑不住了，他们就不做了，

于是杭州市政府就收回了这块地，卖给了佛教协会，三十万块钱一亩，在杭州这价格就是象征性

的了。这个山洼，总共是一百七十亩，都给了我们，我们就盖了这个佛学院。是 2009年 9月落

成的。当时我们计划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要三周星建成，结果第一期刚建好，遇上了西

湖申遗成功，我们这儿也在西湖范围之内，就多少年不准动，于是第二期、第三期就停下来了。

但总是有机会的，我们保持着极大的耐心来做这件事。

杭州佛学院现在有学生 142位，应该来说，在中国汉地各佛学院中，还算是人比较多的。不

过我们的同学分住了好几个地方，法云校区这儿只住了五十多位，中天竺还有两个班级在那儿，

女众部在三天竺，今年我们还有艺术研究生住在灵隐寺去了。一百多人分开住好几个地方，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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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现实使得只能这样的。

杭州佛学院办了好多好多的活动，学术活动，我们年年坚持，今年已经是十三届了；讲经交

流，基地落在我们这儿，等等，这也确实有点儿左冲右突的味道，为啥要这样呢？我们想为当下

的佛教寻摸寻摸，我们不知道佛教现在该往哪儿去啊。

八十年代，咱们中国有一个所谓的文化黄金时代，我们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搞改革，这一打

开国门，马上传过来了西方的各种思想。我们的传统文化，因为刚被我们自己砸掉，让转这个弯，

一下子还真转不过来，这时候西方思想都进来了。其中佛教也是传统之一啰，是坏的，基督教是

西方的，虽然传过来也不短时间了，但它始终没有汇入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也就没有中国传统

的包袱，人家反而可以光明正大地传，到现在看中华大地被基督教全都占领了。目前国家政策在

调整，让中国传统文化来发挥点儿所谓的“正能量”，当然了，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着，希望借此

机会能够出点儿成果。

现在佛教界呢，笼统地说，还算是中国第一大教，不过大多是不知道到底啥是佛教的佛教徒，

是自以为自己是佛教徒，这是零点公司调查得出的结论。信徒众多，但专业的宗教教职人员，也

就是出家人，不多，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公布的数据，多少有点儿误差，二十万左

右，藏传有十二万，南传不到一万，剩下的就是汉传的。这数字在历史上看，是最少的，以前大

法难的时候，一次能还俗三百万、二百万，但这数字可信度不高，为啥，因为它是官方的，我们

官方数字夸大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方广錩教授说，国家工程是天然的豆腐渣，永乐大典是、四

库全书是，佛教的历代官修藏经，也可以说几乎全是。咱们拿现在的来说，比如玉佛寺、灵隐寺

这样的大庙，出家人一百多，相应的工作人员差不多也得这么多，甚至要比出家人多，这样才能

转得开圈儿呀。他们算被强制还俗的人数的时候，是把工作人员也算到里头的，以前农业社会，

给寺庙种田人人家也算到里头的，夸大成果是必然的。所以说现在七、八万出家人，也行的，因

为开放的寺庙才三万多所，这数字也是官方数字噢。

佛教现在虽然还算是中国第一大教，但有许多所谓的佛教徒，是信佛、信法不信僧，佛是好

佛，法是好法，和尚是坏和尚，这就是所谓的“二宝居士”，他们不给和尚打交道，只自己折腾。

说实在的，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以为和尚是坏蛋。我是九Ｏ年出家的，当时呢，官方对佛教有

一个要求叫“僧要像僧，庙要象庙”，我就觉得其实不像僧的是大和尚，因为按照典籍中的说法，

和尚应该做的事儿是参禅、念佛、弘法等事儿，而大和尚们天天在干啥？天天在开会啊，人大开

会、政协开会，佛教协会开会；天天到处化缘、参加法会，这儿开光、那儿升座。还有像大和尚

干脆就是三陪，陪领导、陪护法等等，书上没有说这些是和尚该干的事儿啊。当然了，现在我年

纪大了，知道大和尚们这样其实是菩萨所为，这不是不该干，恰恰是该干，他们辛苦给各方打好

交道，才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修学环境，当初年轻不懂事呀。

现在佛教说实在的，不是太好，想做点啥事儿，很难的。比如说咱们开梵文公开课，当初我

找钱江晚报给我登个启示，杨记者写出稿子要交给宗教局审稿，宗教局马上给我打电话，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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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呢？我见好多地方办夏令营，哪知道还需要打报告，那我就给补打报告。这次办夏令营，我

就报告也打，让杨记者在西湖小蛮腰同时给发出来。宗教局给回话提了几个要求，不要宣传什么

的等等好几条。

咱们这事儿还这样麻烦，那影响更大的——现在这段时间少林寺永信法师的闹腾，为啥好事

儿不让宣传，坏事儿咋随意能登呢？何况真真假假，哪一件落实了？像财产问题，我就不明白了，

我在九华山多年，银行里九华山佛学院的钱，一直得用圣辉法师的名章，你一查确实是圣辉法师

的名字，但能说是圣辉法师的钱？他那时候离开九华山佛学院已经十多年了。大寺庙里的钱，每

年都有审计，政府能不知道？基本上不会出啥大差错的～～小庙里倒是有可能出漏洞，因为钱实

在太少，信众给的是现金，基本上没啥帐不帐的。少林寺是有影响的大庙，也是这样的，帐目上

我感觉不会出啥大问题，当然感觉只是感觉而已，与真相无关。

现在我是真的改过来了，觉得大和尚们的所为其实无可指责，可大多数人没有改过来这个心

态啊～～都认为和尚就应该不问世事，念佛清修，最不济盖个庙呀啥的也行，说这才是出家人该

干的事儿。像永信法师这样做，民众在心理上觉得不是和尚该做的。就像文革后不久有人提出要

给教师加工资，某领导人说：给教师加工资，不是国家拿不出这点钱，这根本就不算个啥，国家

完全能拿得出来，但老百姓心理上接受不了给教师加工资啊，觉得给你们加工资是不应该的，你

们干的那点活儿，根本不配高点儿的工资。就是说，喝狼奶长大的这代民众，他们心理上接受不

了这才是关键。

其实，历史上和尚推广佛教啥样儿的手段没有用过？但“选择性宣传”误导了民众啊！

实在来说，放心，即使落实了永信法师私德不好，是个坏蛋，这又能对佛教咋样儿？佛教历

史上不好的事情出得也不少，甚至还有极其恶劣的，但佛教不还照样存在吗？人是一个健忘的东

西，热闹一下子马上就忘了的。历史上的高僧，坐过牢的多了去了，唐代为南宗禅弘扬出力最大

的神会大师、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等等，都是坐过多年的监牢。更不必说解放后坐过牢

的了，比比皆是，我师父也坐过，坐了十七年，又能咋样儿呢？

当然了，我也见到网络上有一个说法，还蛮流行的，它是把《人民日报》上批退而不休、老

人干政，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重要场合说佛教好话联系在一起。这也只是一个解读而已，但

我心理上愿意接受这个说法，原因是啥？没有，我高兴接受而已！

我听见有人小声嘀咕“好事儿不好登而坏事儿随意宣扬，这是为啥”？不用嘀咕了，我给你

答案：因为人坏嘛～～人根本不是好东西，佛教中之所以说人道是好的，是因为我们是人，佛陀

不能打击我们，所以说我们好，说你是好东西你就是好东西了？人爱坏事儿，所以坏事儿能够随

意传播而好事儿宗教局管着就传播得极不顺畅，甚至传播不出去。说到这儿了，我们读读佛教史，

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的。

现在的佛教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佛教人士没有话语权。当然了，有太多的和尚，他们

自己对佛教说不出个道道儿也是一个问题。咱不说普通人，单说社会精英，比如说学者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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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鬼扯。比如楼先生，他和方先生、杨先生、黄先生，现在号称“四大天王”，方先生刚去世，

惯称的四大天王现在不全了。楼先生其实讲得确实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利科北大演讲录》中收

有一篇他俩的对话，楼先生讲的就很不严谨。我觉得有失中国佛教的水准，于是就把他的文章复

制下来，一段段加注，这一段错在哪儿，下一段又错在哪儿，我写成后人家都没有给发表，于是

我给登在自己编的杂志上。我手边有好几本杂志，虽然不是什么核心期刊、cssci之类，但也是

正规出版物。

现在我们办夏令营，梵文夏令营，说实在的，只这么一周时间，大家又能学多少梵文呢？梵

文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夏令营嘛，不是专门上课，还应该有不少活动的，所以，我只是期望大

家在这一周里，知道一下梵文这么一种语言现象，把这当成一棵种子，到有机缘的时候能够发芽。

以这个夏令营为契机，通过梵文这个语言的门道，再进入佛教里。你们都是硕士、博士，还有博

士后，以后有相当大比例是要进入学术界的，进入学术界之后，我很希望通过你们的话语权，宣

扬正确的佛教，作为我们弘法利生的外援。

阿弥陀佛。

闭营仪说话

各位菩萨：

觉得是转瞬之间，一周可就这么过完了～～

这一周里，各位菩萨初步见识到了梵文的基本语言现象，大家是生起了无限的挫折感呢，还

是被它激发起了要战胜它的念头？被它击退、生起挫折感，这我见到得比较多，我觉得应该算是

常态，我不吃惊。要是被它激发起了您必胜的信念，那么，我们该为之一击掌才是，按外边儿的

说法，就是真要浮一大白啰。我希望各位都是被激发出斗志而不是生起了无尽的挫折感。

这次梵文夏令营今天就结束了，希望各位菩萨回去以后能够把梵文学习继续下去，让这次梵

文夏令营种下的梵文种子开花、结果，而不是保持休眠状态。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办梵文夏令营，可能有做得不够周全的地方，就望各位菩萨多多谅解了，

希望各位能够把改进建议告诉我们，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多多留意，尽可能的不在同一个

地方再摔第二次跟头。

希望各位菩萨以后继续关注杭州佛学院的各项活动——比如我们的梵文公开课，还是会继续

保持下去的。至于夏令营，得看具体情况，杭州明年要开 G20会议，所以可能明年的夏令营活

动很难举办成了，到时候我们会再策划一下，看到底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做，或者冬天做冬令营也

未尝不可。不过请各位放心，只要是激发文化活力的活动，我们都是会积极举办的，到时候希望

各位还能参加。

佛教是把我们都划到“有情”里头的，所以，我们希望和各位继续保持联系，而且是更密切



在梵文夏令营中的说话

- 237 -

的联系，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把一切都渐渐淡化掉。希望各位以后也多回杭州佛学院来看看，

把你们在梵文学习中的喜悦，你们在一切领域里的成就，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我们平时也会关注

各位，为各位的成就喝彩。

今天本来我有好多想法想给大家说说，不过时间实在太晚了，所以等以后有机会吧。

阿弥陀佛！

【补充】

关于武林佛学院，我又见到了一些新的资料，所得的结论，与以前差异很大。现稍作说明：

巨赞法师在抗日战争之后回到杭州任佛教协会秘书长，但当时的佛教协会是没有事儿做的，他是

一个闲不住的人，趁这个空档，写了一个《灵隐小志》的小册子。后来准备办武林佛学院，地址

放在灵峰寺，名义上的理事长是若瓢法师，因为若瓢法师当时是灵峰寺负责人，但若瓢法师是个

艺术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所以几乎不做事儿，主要的事儿都是巨赞法师做的，能者多

劳嘛，他能力很强，就他干活了。而背后的“老板”支持者，实际上是灵隐寺主持却非长老，因

为却非长老有一个所谓的污点——在日本鬼子占领杭州的时候，他缺乏政治敏感度，加入了日本

鬼子主导的佛教组织，所以后来极其的低调，但事实上却非长老是一个道德高尚，极受信众尊重

的高僧。武林佛学院的经济开支，几乎全是却非长老安排灵隐寺承担的，信众们也筹集一部分，

但不占大头儿。

太虚大师是著名的教育僧，现在要办武林佛学院，就想得到太虚大师的指导，就是巨赞法师

去向太虚大师请益的，太虚大师派了演培法师、妙钦法师过来帮助。后来妙钦法师离开了，太虚

大师又派会觉法师过来，而且当了院长。当时的教务主任是仁俊法师。巨赞法师倒没有啥具体的

职务，但因为他的身份，其实他是其中的核心骨干之一。

1948 年的时候，巨赞法师共产党身份败露，遭到通缉，据说是南怀瑾给通风报的信儿，于

是巨赞法师就跑到香港去了，和他一同逃跑的，还有若瓢法师。


